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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子

狼的末日
香秘

老阿洼喝了些酒，是很
新鲜的青稞酒，脸有些红，
鼻尖上都是兴奋的汗珠。他
对我说，你在憋得太久了
吧，想不想呼吸一下外面的
新鲜空气？

我当然很想了。可我默
默地灌着热茶，没有说。他站
起来，在屋内走来走去，还在
犹豫让我开门到外面去，还
是就关在这又冷又闷的屋子
内。他看了我一眼。牙一咬，
走到那堵常看电影的冰墙

前。他在墙角的什么地方按了几下，嘴里数着数。又回头
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手在冰墙上轻轻一推。墙像一扇门
轻轻地打开了。

寒冷极了的风刮在我的脸上，强烈的光使我睁不开
眼睛。我看见茫茫雪雾笼罩原野，隐隐可以看到远处有片
树林，铁硬的枝干上披着厚厚的雪。再远处是迷茫的雾
气，大片的雪粉就从那里飘过来，沾在我的眼睫毛上。老
阿洼指着远处说，天晴时，可以看见那边的大雪山，还有
下面的山谷，清亮的河水从那里流出来。成群的野鹿和山
獐就在那河边喝水吃草。

风很狂，夹雪的风堵得我张不开嘴。老阿洼也用袖筒
捂住嘴，说：“我们还是回屋吧。”我拉住他，说：“等等，是
什么东西在叫？”

哦，呜呜呜——，很凄厉的声音在雪原上升起，又让
雪风刮跑了。

老阿洼脸色变了，说：“狼。这风雪让狼也饿疯了。”
雪野一片迷茫，我什么也没看见。
回到屋内，老阿洼手一按，门又变成了一堵冰墙。炉

里呼呼燃烧的火烤得湿润的空气哧哧叫着，不一会又暖
烘烘的了。老阿洼鼻尖上又沁出了汗珠。可能刚才喝了些
冷空气，我喉咙有些痛，鼻腔也有些堵。

老阿洼给我倒了碗热茶，看着我喝下，脸上也红润
了。他说：“你看见过狼吗？”

我说：“没见过。小时候听父亲讲过好多狼的故事。”
老阿洼笑了，说：“你父亲肯定说狼是个坏透顶的野

兽吧，狼心狗肺，世上没有比它更坏的野兽了。”我笑了，
捂住有些发烫的脸颊。他说：“其实，狼很像人，有团体，有
阶层，有领袖，还有忠臣和奸臣。你别笑，狼很聪明，比狐
狸更能用脑。”

他的手掌在冰墙上一晃，一阵刺眼的光的闪动，墙壁
上出现了一只很大的狼的头颅。那是只皮毛雪白的狼，嘴
很长，眼珠上有淡淡的红色，漂亮的头颅微微仰着，像是
高贵的王者。老阿洼说，这种狼叫纽芬兰白狼，居住在美
洲西南部的维塔克族的地盘上。魁梧彪悍的维塔克族爱
用红色涂抹脸颊和胸脯，为保护自已的领地而不屈地与
西方来的英国人战斗。英国人以枪炮对付他们，政府也出
重金奖励杀戮，悬赏要维塔克族的头皮。在1800年时，维
塔克族灭绝了。1824年，英国政府悬赏要白狼的头，因为
白狼袭击家畜。于是白狼不断遭到射杀，或因吃了毒饵而
接二连叁倒毙。1911年，最后一头白狼在被发现同时遭
当射杀。梦幻之狼，在维塔克族的悲剧后经过100多年，
终于在残虐的文明人手中灭绝了。

墙上出现了成片的白狼尸体，大堆大堆的白狼皮。一
位白人猎者拖着一头巨大的白狼走来，又扔在雪地上。我
明白，那就是1911年死在枪口下的最后一头白狼。

老阿洼手掌又在冰墙上一抹，另一头奇怪的狼出现
了。淡黄色的毛带有黑色成条的花纹，像老虎一样。它
在山坡上警觉地爬行，突然直立起来，像人一样。我看
见它肚皮上竟然有个皮袋子，里面伸出了两个小狼的脑
袋。当一只小袋鼠在山坡上出现时，小狼缩进了袋子，
老狼四爪在地上擦了擦，猛扑过去一口叼住了小袋鼠，
卡嚓噻一声，小袋鼠坚硬的骨头在狼嘴里碎了，血从狼
嘴角上滴了下来。老阿洼说：“这就是当年澳洲草原上
很有名的袋狼。它的行动并不敏捷，但追捕猎物很执
拗，只要盯上了就不会死心的，一直追下去，直到猎物
精疲力竭。可惜呀，人类太愚蠢了。1888年，澳大利亚政
府因为流行瘟热怪罪这种狼，下了猎捕令，搭斯玛尼亚
袋狼数量激减。到了1933年，最后一只袋狼死于动物
园，一个物种就此灭绝了。”

我不知道阿洼给我讲解这些是啥意思，也不想问。他
看着我，好一会儿都没说话，眼一闭，一串浊泪滚落下来，
他咬咬枯裂的嘴唇，说：“还有好些很优秀的狼种，都灭绝
在人类的手里。人类，总以为自已是这个世界之王，可以
任意屠杀而不受惩罚。可是自然之王的惩罚却悄悄降临
了。”他一挥，我看见广阔的沙漠，干裂的焦土，还有只飘
着几根毛草的戈壁滩。他说：“孩子，在一百多年前，这些
地方都是草木丰盛的肥沃之地呀！就是因为人类灭绝了
狼后，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大群的食草动物由于没有了
威胁，疯狂地繁殖起来，食光了草木。最后，这里除了枯
骨，就剩荒漠了。”

我说：“狼也很坏，它们不偷杀人类喂养的牲畜，人类
也不会捕杀它们。”

老阿洼眼睛红了，把嘴里的什么东西狠狠吐在地上，
说：“那是人类的愚蠢！还有就是心胸的狭隘。他们只满足于
眼前的利益，从来看不见未来的影子。自然之神的报复来临
时，他们从来不会在自已身上找根源，只把这些嫁祸于那些
他们看不顺眼的生灵，怪罪到他们臆想出来的鬼怪。”

我说：“那狼伤了你，你也不能动手还击了。”
他说：“废话！狼这种动物其实是很温血的，你不伤

它，不破坏它的食物链，它怎么会来伤你呢？当然，也不能
让它们疯狂繁殖，那样也会破坏自然的平衡。假如人类有
脑袋，就会履行自然之神赋予他们的职责。少量捕杀，与
自然万物共生同长。”

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在冰墙上出现了大群的狼在
雪原上狂奔的画面，在发现猎物时，狼群四散开来，又从
前后左右围了过来。猎物奔跑的速度减弱了，最后精疲力
竭地倒下了。这捕猎的画面很像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的合
围战术。在大群狼分食猎物时，画面渐渐拉近，我看见一
面土坡上立着一头雄气勃勃的公狼，赤赭色的皮毛，涂了
油似的光滑。那狼始终都一动不动，看着下面狼群围猎，
那模样真有些威严高贵的王者之气。老阿洼说，那是一头
狼王，这个围攻战术就是它指挥的。

我看见有好几只狼叼着血红的肉跑了上来，把肉恭
敬地放在狼王的身下。狼王抖动一下鬃毛，嘴一张，发出
长串刺耳的嗥声。雪原上灰色的雾气在风中滚动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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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李鸿 摄

是阳光的吻痕
是历史的印记
是一个民族血色的荣光

寻遍万里青藏
红色的点缀
似青春的火焰

燃烧在苍茫的高原

生生不息的希望

绽放在脸上

绽放在心头

绽放在藏家儿女的歌声中

高原红
◎黄斌

当微风拂动树叶
当细雨撒落枝头
当绒雪飘落窗台
当冰霜冻结山巅
风不止，吹不走我对你的怀念
雨未停，淋不湿我脑海的记忆
如果雪要一直下，那就下吧，好将我埋藏
就像山巅的冰霜，神圣屹立终年不化

我已经年过半百
我已经步履蹒跚
我已经孤身一人
我已经长眠于世

知天命，抹不掉我踩下的脚印
心所欲，夺不走我渴望的自由
我的爱人已离去，那就去吧，好让我盼望
就像巢中的鸟儿，用尽余生只盼归来

我还能听见
听见的是
折多河潺潺的流水声，安觉寺绕梁的诵经声
我依然能杵着拐杖，倚靠石凳
撵着每一轮太阳，看它初升、西落
那一张我仅有的笑容前
燃烧着酥油灯
但烧不尽我这一生的情怀

余生
◎陈钦宜

康定是闻名中外的神奇地
方。这里药财资源丰富，比如虫
草、贝母、当归、天麻等，在国内外
十分出名。

由于虫草在所有的药材资源
中声誉最高，有的人说，已经不只
使人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治疗不
少奇难杂症，为此，康定的虫草市
场出现了一年比一年畅销且价格
大涨的景象。

我来甘孜州20多年。在这20
多年的历史中，我深深记得，以前
的康定是没有草市的。“关外”的县
也没有草市。有虫草市场，也是近
年才有的新鲜事。那时，虽然也有
虫草，也在买卖虫草，但真正的意
义是有草无市。

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笔者正在“关外”。那时，采挖虫草
的农牧民，几乎是以物换物。没有
中介商参与，没有固定的虫草交易
地，没有如今那种一天内，还有几
次的虫草价格涨跌。那时的老乡们
往往是以十分低廉的价格直接和
买草的人，去交换自己所需的盐
巴、大茶、大米和电筒等物品。

那时，二郎山外面的人们好像
还不知道虫草的好处。许多东西在
涨价，但高原出产的天然、原始、生
态的虫草却一个劲地垮价。我就曾
经用五毛钱一根草的价格买来自
己食用。但所有的人都不敢大量去
买，去买来后在山外面的世界去销
售赚钱。那时听到的是很多外面世
界的虫草市场的很不景气的风声。
我的许多做虫草生意的藏族朋友
就因为草价一年年大跌亏本而走
上贫困生活的路。

康定的虫草，大都是“关外”各
县来这里销售的草。每年最新的虫
草一般在每年阳历的4月下旬，才
出现在康定的街头。

据长期在康定扎根做虫草
的生意人介绍，仅仅在康定地区
出产的虫草，产量是不高的，质
量也不如关外的好。然而，就是
因为康定自古就是高原藏区与
内地汉区的交界之地，所以，这
里每年的虫草一上市，便会迎来
四面八方的商人。他们来后，康
定就会更加的热闹。

近年来，我就常常利用早晚的
休闲，在康定虫草市场游逛，结果
还真发现了康定草市，且有许多的
难忘的景象。

你看，天还没有敞亮，那些做
虫草生意的人就来到了康定草市。
在前几年，他们自由而居，康定的
公主桥、将军桥、南郊、东关、下桥，
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但从 1995
年，康定城因为遭受特大不遇的两
次洪灾而恢复重建变漂亮后，商人
们开始自觉聚集到了康定城中的
下桥。如今，又搬迁到了热闹非凡

的东关步行街广场。
这里有四面八方来的流动客

人，这里有已经不同程度富有的商
人，这里是康定繁荣豪华的象征
地，这里是每天有歌声音乐和舞蹈
相伴的地方。

你瞧，来此交易的虫草商人，
他们互相之间是多么的和谐幸
福。早上，他们一见面就远远地招
呼：“朋友，你早！”“客人，你好！”。
他们的嗓门很大，从这些人的声
音里，你会感到康巴高原人的爽
快干练和耿直。

他们把生意当成了娱乐。在娱
乐中做生意，通过生意成功找到新
的快乐。

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大千世界
聪明了，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大
潮中锤炼成熟。

我就一次次看到，他们有时
是虫草买主，康定的坐地客商常
常从“关外”商人手中收购大量的
虫草，然后，在时机成熟时，又及
时把买来的虫草卖给山外那些从
内地前来康定收购虫草的商人。
为了赚取更多一点的利润，他们
的态度很热情，他们能够把虫草
的功能和作用背得滚瓜烂熟，他
们的服务很周到，物品任你尽情
的挑选，价格数量质量尽情地满
足你的要求。

他们是很聪明的人。凡是卖
虫草的人来了，买草的商人往往
远远地来迎接你，买卖人的脸上
都有笑容。买草的手常常向卖草
人的肩头一拍，同时还说几句夸
奖卖草人的话，让卖草人内心欢
喜，问你从哪里来？叫把虫草拿出
来看一看，如果是康定周围的虫
草，买家往往会马上离开。反之，
如果是从关外遥远地方来的草，
他们就会久久地围着你，欣赏你
的虫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总会
认为关外的虫草，质量会好些。

虫草老板中有男有女，有老
有少，有内地人，但更多是本地
人。他们是一群最耐住寂寞的康
定草市商人。他们可以整天待在
这里不走，或蹲着，或站着，或走
动着，一会儿买，一会儿卖，一会
儿用牙刷把买来的虫草泥土刷
去，一会儿兴致来了，也去唱唱藏
歌，扭下藏舞，或者有时干脆给外
地来买的客人表演一段精彩的藏
族文艺节目。他们就是这样，不
管太阳多大，不管风霜雨雪再
大，只要是虫草季节，天天如此，
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乐此而不
疲，靠虫草生意脱贫、靠虫草生
意买上洋房、买上小车、娶上老
婆、生养儿女……随着虫草在国
内外大市场的走俏，价格还在不
断上升，他们已经有不少人走上
致富之路。

康定草市
◎潘存友

窗前的双色茉莉不动声色地轻轻笑着。
清晨的薄雾凉凉地蔓延，浓浓淡淡地，和着茉

莉浅紫色的芳香，朦胧着这个秋天诗意的梦宇。
在这个寂寥的早晨，我淡淡地想，秋天是怎

样的一个浪漫季节呢？
秋天，是一个安静绚烂的画家。
她有着最敏锐的艺术感，把夏花中最惊艳

的容颜浓缩成焰火的芳华，在林中肆意而又细
腻地把空气都熏散出温暖而沉静的脸庞。如同
一个羞涩得双颊燃烧的安静少女，在这样一个
迷人的时刻妄图用画笔捕捉秋天最浪漫的笑
容。然而当她那颗对艺术有着热烈炽爱的心看
见哪一处败笔，那么她疼痛的心情便会引来秋
风的呜咽，把一山的叶子都涤尽风情，一场吟咏
的雨歌便会将叶们都打成憔悴不堪的黄脸婆。
人们通常喜爱那暖融融的、红色的画作，于是画
家决定用微笑时嘴唇发出的温柔气流来为它命
名：“枫林”。

秋天，还是一个忧郁多情的诗人。
他在花海间呢喃爱的诗篇，花儿们便心碎

地垂下她们美丽的笑颜；他在天空上悲歌戏剧

的人生，云朵们便哗啦啦地掉了眼泪，清澈湿润
的雨点一落就是好几个日夜。

你若问他在何方？
他在秋空的雁群南飞的那个方向，他在溪

流间沁凉的温度里，他在围巾和手套棉软软的
柔情中，他在秋天每一块伤感的土地上。

不，都不是的。
我的眼眸里散散漫漫地装满了每一个秋

天，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浪漫情怀。
我的眸光淡淡地飘向了天空的方向。
明净的、柔软的天空上，几缕云丝静静地停

泊在安详的蓝色里。
那一霎那，我的心被一片温柔的海水包围，

有一种名为宁静的心绪浅浅地伏上了我的心头。
我听见自己低声的话语：“秋天，是一片净

地，让淡泊的心栖息的宁静诗野。她是沉静的，
也是浪漫的。”

愿每个生命的心头时刻栖息一朵秋空的静云。
这样宁谧的安静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种浪

漫的柔情？
我愿如秋天的一般安宁地活着。

秋之浪漫
◎王雨葭

初 语


